
政的三大弊端：矿税、冤狱、缺官不补，全由万历皇帝一手

造成。

    到沈一贯接任时，全国官员空缺的职位有：中央政府

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给事中和御史九十四人；全国缺巡

抚三人，布政使、按察使六十四人、知府二十五人。到这年

年底，全国知府即今天的地市级一把手的职务，已经空缺

一半之多。

    如果说缺官不补，各级权力机构无法正常运转，已经

让国不像国的话，那么矿税之灾，则更让老百姓深受其害。

所谓矿税，即万历皇帝直接委派太监到各地强征各类矿山

之税，太监趁机横征暴敛，并私自巧立名目加大征税范围。

导致民不聊生，各地杀死太监及其爪牙的案件时有发生。

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腊月，凤阳巡抚李三才鼓足勇

气，两次上疏陈述矿税之害，他在第一封奏疏中说：

    陛下爱珠玉，民亦思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儿。

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近日奏章，凡及

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

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盆，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这篇奏章可谓火力十足，李三才不仅指出了官逼民反

的可能性，而且讥刺万历皇帝爱财富不爱百姓可能导致的

后果。这篇奏疏如果是写给朱元璋的，必定会诛连九族：如

果是写给嘉靖皇帝的，一定会立即逮捕，并严刑拷打，找出

一个“反革命集团”来。但万历皇帝不像他的列祖列宗，他

看过后，不愠不火、不急不躁，一如既往地全然不搭理。

    看到李三才以骂大街的形式上疏也不起作用，户科给

事中田大益便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再次上疏陈述矿税

六害：

    内臣务为劫夺以应陛下之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

民间丘垄阡陌皆矿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

国正供，反致缺损。即令有司威以刀锯，只足驱民加速

叛乱耳，此所谓“敛巧必蹶”矣。

    陛下尝以矿税之役为裕国爱民，然内库日见不已，

未尝少佐军国之需。四海之人才反唇切齿，而冀以计智

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此所谓“名伪必败”也。

    财积而不用，祟将随之。脱巾不已，至于揭竿而起。

适为奸雄睥睨之资，此时虽家给人予，亦且蹴之覆之而

不可及矣。此所谓“贿聚必散”矣。

    夫众心不可伤也。今天下上自簪缨贵族，下至耕夫

贩妇，菇苦含辛，遭人盘剥而无从控诉者，积来已久。

一旦土崩势成，家为仇，人为敌，众心齐倡，而海内因

以大溃。此所谓“怨报必乱”也。

    国家全盛二百三十余年，已属阳九，而东征西讨以

求快意。上之乱主心，下之耗国脉，二竖固而良医走，

死气积而大命倾。此所谓“祸迟必大”也。

    陛下矜奋自贤，沈迷不返，以豪踏奸滑为心腹，以

金钱珠玉为命脉。药石之言，全然不听。即令逢、干剖心，

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此所谓“意迷难救”也。

    此六者，今之大患。臣畏死不言，则负陛下；陛下

拒谏不纳，则危宗社。愿陛下深察而醒悟之。

    这封奏章，指出万历皇帝由矿税而生发的一些治国措

施，都是祸国殃民的败政，长此下去，必然危及大明王朝。

但是，万历皇帝执迷不悟，仍然不作任何回答。

    所有指斥时弊的奏章，都像是拳头打在棉花上。而全

国各地因为矿税而引发的政治危机则愈演愈烈。比较突出

的有如下几件：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临清平民奋起自保，将

万历皇帝委派下来征收各类杂税的太监马堂的衙门围住，

打死马堂的随从三十七人；同年十二月初二，武昌、汉阳两

镇居民为反抗征税太监陈奉的横征暴敛，万余人围攻征税

衙门。陈奉被击伤后，下令武装卫士放火纵烧民房，平民

再度围攻陈奉居处，陈奉下令屠杀，许多人被杀，尸体被剁

碎扔在街上；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武昌再度发生

民变，太监陈奉逮捕为民求情的武昌知府冯应京，使武昌

市民非常气愤，聚集数万人围攻陈奉官邸，并将陈奉的爪

牙十六人扔进长江淹死；同年六月初六，苏州发生民变，将

征税太监孙隆的随员六名杀死；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

二十日，云南腾越州发生民变。税监杨荣横行妄为，激怒百

姓，他们放火烧毁杨荣官邸，并杀死他的部属；同年五月，

江西南昌发生民变，他们与宗室人员联合砸毁征税太监潘

相的府宅，潘相逃走免于一死。

    类似这样的案件，每年都发生几十起。但是，万历皇帝

仍一味地偏袒他委派的收税太监，沈一贯虽然位居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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